
科研管理
2024 年 6卷 12 期

149    

人格结构理论视角下的《青蛇》角色形象分析

翁婧娴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摘　要：《青蛇》是一部由徐克执导、改编自李碧华同名原著小说的电影。影片讲述了南宋时期，白蛇和青蛇修炼成人形

后在人间生活，并与书生许仙发展出一段情缘。随后，由于人妖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和法海的干预，故事发展成了一场激

烈的斗争。该片在叙事、影像、音乐等方面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审美体验，同时影片中的每个角色都塑造得非常成功，这

些角色的冲突与成长引发了观众对人性深层次的思考。因此，本文将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出发，探讨角色的人格特

质及其在故事中的冲突与发展，试图揭示影片中深层的意象和内涵，理解角色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以及这些行为如何反

映了人性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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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创始人西格蒙特·弗洛伊

德提出了人格结构理论，即人格是一种潜在的内部心理机

制，会决定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而其中，本我、自我

和超我组成了一个人的完整人格。本我是潜意识的具像化体

现，遵循“快乐至上”的原则，在于寻求自身的生存，希望

原始欲望得到满足，是与生俱来的；超我在监督、控制自我

接受社会道德准则行事，以保证正常的人际关系；而自我既

要反映本我的欲望，并找到途径满足本我欲望又要接受超我

的监督，还有反映客观现实，分析现实的条件和自我的处境，

以促使人格内部协调并保证与外界交往活动顺利进行，不平

衡时则会产生心理异常。本文将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

论来分析的青蛇、白蛇和法海的人物形象，同时挖掘电影文

本背后丰富的心理和文化内涵。

1. 青蛇：本我人格的动物性与无知性

在《青蛇》中，与白蛇相比，青蛇的行为选择更凸显

其动物性。她的行为看似任性，似乎更多出于好玩，而非追

求长远利益，同时她也不接受被社会规则束缚。在电影中，

白蛇渴望成为人类，而青蛇则倾向于继续作为蛇存在，因为

她享受逍遥自在的生活；白蛇学习用脚走路，青蛇却认为从

蛇尾到人腿的转变非常麻烦；白蛇为了成为人类，从音容笑

貌到思维模式都改成了人类的准则，而青蛇则不一样，视伪

装为玩笑，她只愿意怎么样舒服怎么样来，一任性就化出蛇

尾，一头扎进水中，或者在房梁树上盘旋缠绕。这些行为与

本我中的生存本能（Eros）相呼应，即追求满足生理和心理

需求。白蛇比青蛇多了五百年的修为，因此拥有了人类的情

感，而青蛇则尚未发展出这些情感，她的行为仍然受到动物

本能的驱使，只受“快乐至上”的原则驱使，行动的最高指

示就是：“无视各种规则，一切以为了最大的快乐出发。” 

在西方文化里，蛇的意象往往与诱惑相关，所以当小青从房

顶裸身跃入舞池、艳惊四座，与异国歌姬大跳艳舞，尽显本

色，她代表的是原始力，是最初的欲望，也是白蛇根据社会

规训去履行教条时压抑的另一个本我人格。青蛇就是五百年

前的白蛇，白蛇就是入世的青蛇，这是一体两面的精神意象。

青蛇的心理反应是由一种与人类社会道德观念迥异的

本能所驱动，这种本能既展现了一种纯真，也透露出一种无

知，并不接受道德的考量。这种本能的驱动力既是天性使然，

同时也是一种对人类复杂情感和规范的无知。当青蛇去勾引

许仙被白蛇发现后，她并没有感到人类特有的愧疚情绪，而

是说，“早知道你全知道我就不跟他玩了。”由此可见，青

蛇对许仙的勾引并非出于爱慕，她的行为动机更多是基于对

白蛇的模仿，而非对许仙的真正情感。她只是为了追随白蛇

的脚步，就像女孩子小时候偷偷试穿妈妈的高跟鞋，在镜子

面前涂满口红，通过体验和模仿成人的行为来认识世界，却

并不完全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深层含义。当白蛇留下眼泪时，

青蛇感到的是好奇。白素贞：也好，你连眼泪都不知道是甚么。

小青：不会的，你有的我都有。所以，眼泪也好、许仙也好，

对于小青，就像高跟鞋对于小女孩，它是一个象征性的物质，

只要是证明了自己，哪一滴或哪一双是无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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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故事《白蛇传》中，初始篇章《双蛇斗》以京

剧与昆曲的融合形式呈现，这种表演手法被称为”风搅雪”。

在这一折戏中，青蛇为雄性，白蛇为雌性，青蛇希望与白蛇

结为连理，却遭到白蛇的拒绝。两者因此展开了一场法术对

决，最终白蛇取得了胜利，青蛇则自愿成为白蛇的侍女，两

人以姐妹相称，一同离开山林。通常，在传统的叙述里，青

蛇的角色往往被边缘化，不受重视。然而，在徐克的电影《青

蛇》中，青蛇的形象被赋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深度，影片更多

地通过青蛇的视角来观察和解读事件。可以说，在这部电影

中，青蛇象征着白蛇内心深处未被驯服的”本我”人格，成

为了这一人格的具体化身。

2. 白蛇：自我人格的社会适应和自我牺牲

在《青蛇》这部电影中，白蛇的形象体现了对人类社

会规范的深刻理解和适应。白蛇不仅模仿人类的举止，还学

习如何与人类建立情感联系，甚至学会了说谎——这一人类

社会中身份构建的关键技能。在影片中，白蛇与许仙的对话

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调：一种是日常的说话方式，另一

种则是充满戏剧性的唱腔。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她使用唱腔

时，她都在编织谎言。这种唱腔不仅是对白蛇表演性质的暗

示，也反映了她在人类世界中不断扮演角色的自我。从表面

上看，她通过谎言构建了自己的身世，但实际上，自从她化

身为人，就一直生活在自己构建的戏剧之中。她的过去、她

的现在、她的楼台歌榭，以及她与许仙在西湖边的所谓”偶

然”相遇，都是精心策划的表演。那一碗精心准备的西湖莲

子羹，都是她舞台上的道具，她扮演的是一个符合世俗期待

的完美女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白蛇是一个虚伪的存在。

相反，她始终在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一个”人”。她相信人类

的生活应该包括行走、居住和爱。她的这些行为，实际上是

自我人格在社会互动中的体现，她通过适应和模仿来寻求认

同和归属感，这是自我在追求社会和谐与个人欲望之间平衡

的必然过程。

在电影中，白蛇为了救许仙不惜牺牲自己的修行成果，

这种行为体现了自我人格的利他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她的

行为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这是自我人格在社会互动中的体现。很显然，白蛇对许仙

的感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爱情，而是一种扭曲的情感依附。

她作为一个渴望成为人类的蛇精，对许仙抱有一种近乎崇拜

的情感。这种情感驱使她从仰慕开始，逐渐转变为追求和诱

惑，最终演变为一种执着的守护。这与人们常说的“自己选

择的道路，即使跪着也要走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哪怕这

份感情的本质并非纯粹的爱情。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防御

机制是指自我所运用的心理策略，以此保护自己避开日常生

活中体验到的种种冲突。自我防御机制对于心理上适应来自

本我、超我、现实之间的冲突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帮助个体

回避矛盾、自我安慰、自我开脱，起到维持一种可以令人接

受和满意的自我形象、保护自尊、维系心理平衡的作用。面

对许仙的不忠，白蛇意识到了自己对人性和爱情的误解，但

她并未选择离开，去追求新的爱情篇章。相反，她决定让青

蛇离去，自己则留下来独自面对和修补这段关系。在白蛇的

世界观里，爱情被定义为至死不渝的”忠诚”，正如影片中

她所坚持的”从一而终”。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她自

己却不断用谎言来维持这种所谓的忠诚。更令人唏嘘的是，

她所选择的这个”老实人”许仙，恰恰是故事中最不忠于感

情的人。白蛇的这种执着，反映了她对人类情感的渴望和对

理想爱情的坚守，尽管现实与她的理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

沟。片中小青不止一次问过，“姐姐，我们一千五百年的道

行就陪他一个人玩呀？”“姐姐，你千年修行就为了一个许

仙 ? 值不值得 ?”对呀，人间那么多翩翩白衣公子，为什么

偏偏选择“许仙”这样的一个呆书生作为“白蛇”到了人间

的爱情对象？从文化分析的角度来看，“书生”许仙作为不

能抵制诱惑的代表，通过许仙的犹豫不决，既要面子上维护

师道尊严和封建礼仪，又要“贪恋风月，财色兼收”的心理

描写来表现儒家为代表的封建礼教是虚伪而脆弱的。片中白

蛇与青蛇经常叫他“老实人”，实际上他什么都要，白蛇青

蛇兼收。这个称呼里就体现了导演对儒教传统文化中虚伪和

迂腐部分的嘲弄与调侃。哪怕最后白蛇也产生了质疑，“值

不值得都轮不到我想，现在我只要救许仙出来 !”，但是她

还是像飞蛾一样抱着残存的希望扑向了火。某些程度上，白

蛇很像霸王别姬里面的陈蝶衣，他们不是他们自己这个现实

中的本我，他们是虞姬，是贤妻，他们爱的是意象中的霸王，

是良婿。

3. 法海：超我人格的破灭

法海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至高境界，这反映了超我中的

理想自我。他是一个苛刻到畸形完美主义，非常自信且自大，

只接受完美的自己。弗洛伊德认为，“超我”大部分是无意

识的，遵循的是“道德原则”，是接受社会道德规范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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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作用是抑制“本我”的冲动，对“自我”进行监控。法

海刻板地遵守着教条：凡是妖，就要赶尽杀绝。这与超我中

内化的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相符合。他的目标是维护这些规

范，抑制本我的冲动，这是超我的核心功能之一。然而在影

片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他的错误和失败。当法海路过了紫竹

林，电影画面背景呈现出紫色调，显示出幽寂又妖艳的氛围，

竹林风雨交加，竹影婆娑、香烟浮动。在情欲涌动的烟雾里，

法海撞见了村妇产子。村妇小腿的特写，在紫竹林里显得有

些色欲的味道。法海转身离去时，明显迟疑了一下，此刻他

长期压抑的“人性”呼之即出。他理想的自己还是较量不过

人性的自己，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是超我人格冲突的

典型体现。在法海打坐的戏中，魔障衍生出了很多怪物的幻

象。人不可能将自己的情感与欲望彻底划分开来，他的内心

世界一览无余。拖着长尾巴的光滑的怪物们钻来钻去，扰乱

了法海的修行，本质上是，法海自己的心绪不宁，这时候的

法海已经输给了自己，他开始借助外力，也就是神通，来解

决心魔。法海的大开杀戒，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不知所措，

是对自己猛然发现自己不是六根清净的佛的一种遮掩，他需

要通过杀来转移自己的挫败感。临死前的怪物在嘴里还在念

叨：“色戒色戒，有色不戒。善恶不分，有怪莫怪。红尘、

红尘，颠倒鬼神。六根不净，哎呀，出家人。”这就是超我

人格的本质，是非常理想化的，但也是非常脆弱的，经不起

挫败。就好像麦克白效应所述那样，受其影响的人会试图通

过清洁自身来对抗道德焦虑感。此事之后，法海放走了原先

镇压的蜘蛛精，来行一件善，“蜘蛛精，当日我废你百年道行，

今日我被魔障所困。如果你我都度过此劫，或者来日相逢，

再并肩飞行。”他说，要与妖并肩飞行。这是他的悔悟，也

是超我人格的暂歇。

超我的过分强大，导致本我一直被强力压制，可是压

制并不代表能够摈弃。斗法失败是法海制造冲突的导火索。

法海在电影中经历了内心的挣扎和冲突，这种内心的斗争体

现了超我与本我之间的冲突，其中超我试图控制和限制本我

的冲动。法海的恼羞成怒激发他内心的防御系统，启动了了

他善恶不分的一面，追捕白蛇青蛇，捉走许仙，水漫金山……

在整个水淹金山寺的过程中，法海充分展现了自己高深的法

力，但此时的法海，和恶人无异。青蛇对白蛇：“ 姐姐，

你不要听他的，这个和尚说话不算数，他在昆仑山和我斗法，

说输了就让我走，不是我跑的快，他早就反悔了，现在居然

利用许仙报复，还说什么天理地理歪理，根本全是废话。”

对于法海来说，他不是嫉妒美好姻缘，更不可能是想帮助许

仙，而是为了通过报复青蛇白蛇来“斩妖除魔”，以此论证

自身超我人格的完美性。爱恨情仇对于法海来说，是不及他

的法力修行重要的。这一切都是个阴谋，他用许仙引来青蛇

白蛇，在白蛇来到金山寺的时候，法海说了一句：“终于来

了”，仿佛自己的阴谋终于得逞。一念成魔，水漫金山，生

灵涂炭。

4. 结语

青蛇、白蛇与法海的形象，不仅仅是电影中的虚构人物，

更是人性中本能欲望、社会适应与道德规范的具象化表达。

青蛇的形象代表了本我的原始冲动与欲望，她的行为不受社

会规范的约束，展现了一种纯真而又无知的动物性。她的任

性与自由，是对人类社会规则的一种挑战，也是对人性中被

压抑部分的一种释放。白蛇则代表了自我在社会中的适应与

牺牲。她努力融入人类世界，学习人类的行为模式，甚至不

惜牺牲自己的修行成果来救许仙。法海的形象则体现了超我

的道德规范与理想自我。他的严格与自信，都是超我在抑制

本我冲动中的体现。然而，法海的犯下的错误和过失，也揭

示了超我人格的脆弱性，以及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超

我可能带来的破坏性。电影《青蛇》以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

深刻的主题意蕴，成为了探讨人性与社会规范的经典之作。

通过这些角色的形象分析，我们不仅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

也看到了在复杂世界中寻求和谐与平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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